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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中所见唐五代时期的水利官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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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五代时期地方各级水利官吏的设置运作状况
记录。唐代前期设都水令，为当时敦煌“统以千渠”的最高级别水利官员。中唐吐

蕃统治时期设“水官”“部落水官”以及“水监”“部落水监”“地方总水监”。晚唐五

代归义军时期专设水司，长官为都渠泊使，下设多名水官。敦煌绿洲四界及寿昌灌

区分别设置多名有特殊责任的水官“平水”，以“平治水利”，平水“相量”为务。此

外，每条灌渠、每座斗门均设渠头或斗门长，属基层一级。这套水利官吏系统层层

负责，相互配合，有效保证了农田灌溉顺利进行。同时敦煌民间还自发地组织起一

批“渠人社”，这对地方政府水利管理体系是有益的补充。研究历史上水利官吏系

统及其运作状况，对今天河湖运行和治理管护也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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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为地球上最可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繁衍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

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管护河流、湖泊等水体资源，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传统，其中有关水利机构及水利官员的设置，向为历代所重。笔者曾检索居延、敦煌、楼兰等

地出土的汉晋简牍史料，对于两汉魏晋时期西北一些地区水利机构、官员的设置及其运作状况作

了考察。① 而在卷帙浩繁的敦煌文献中更是保存了不少唐五代时期水利官员的相关资料，而且

大多为第一手的原始记录，弥足珍贵。对于这批资料，一些学者的论著中曾涉及若干②，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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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培红先生对唐五代时期敦煌水司机构进行了探讨①，对于笔者启发良多。然而就这一时期敦

煌各级水利官员的设置及其具体运作状况来说，尚缺少进一步系统性的深究。笔者不揣谫陋，拟

就此作一全方位的梳理和探析，以就教于学界。

研究历史上水利官员体系的设置及其运作状况，对于今天的河湖运行及其治理管护，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一、正史中所载唐代的水利官吏

考察敦煌文献中的水利官吏，首先有必要翻检一下唐代正史中有关水利官吏设置的状况。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在水利建设及水资源管护方面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完

善的程度。发达的灌溉水系，需要与之配套的水利管理系统及管护人员。唐朝中央设置了水部

和都水监。水部隶属工部，设水部郎中、员外郎及主事等官员。《唐六典》卷七载：“水部郎中、员

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②《旧唐

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亦如是记载。③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记之更详：“水部郎中、员外郎

各一人，掌津济、船舮、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碨之事。凡坑陷、井穴，皆有标。京畿有渠

长、斗门长。诸州堤堰，刺史、县令以时检行，而莅其决筑。有埭，则以下户分牵，禁争利者。”④可

见水部郎中、员外郎职掌各类水利有关事项。此外，京畿地区设有渠长、斗门长，诸州刺史、县令

亦须亲莅检行堤堰水利事务。

与之同时，唐代还设有都水署及其所属河渠署，为尚书省外专管水利的机构，掌河渠、津梁、

堤堰等的监督巡察事项。《唐六典》卷二三“都水监”条云：“都水使者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

楫、河渠二署之官属……凡京畿之内渠堰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每渠及斗门置长

一人，以庶人年五十已上并勋官及停家职资有干用者为之。至溉田时，乃令节其水之多少，均其

灌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⑤同时，都水监还置丞二人、主

簿一人。“丞掌判监事。凡京畿诸水，禁人因灌溉而有费者，及引水不利而穿凿者；其应入内诸

水，有余则任诸王公、公主、百官家节而用之。主簿掌印，勾检稽失。”⑥河渠署置令一人、丞一人。

“河渠令掌供川泽、鱼醢之事；丞为之贰。凡沟渠之开塞，渔捕之时禁，皆量其利害而节其多

少……”⑦

以上所记主要偏重于中央一级水利机构及其官吏的设置，至于地方诸州县水利官吏设置及

其具体运作状况，正史中的记载均较为简略甚或缺失，但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却保存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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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相关资料。敦煌文书中所见不同时期、不同层级的地方水利官吏，有都水令、都渠泊使、水官、

部落水官、水监、部落水监、地方总水监、平水、渠头、斗门长等，以下分别对其加以探讨。

二、敦煌文书中的都水令、都渠泊使、水官、水监

都水令一职见于唐代前期敦煌文献。Ｐ． ３２６５《报恩寺开温室浴僧记》①载，该温室为令狐义
忠为其亡父敦煌都水令所建功德，“则有至孝孤子令狐义忠，奉谓（为）考君右骁卫隰州双池府左

果毅都尉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敦煌都水令太原令狐公之建矣。惟公英奇超众，果敢非常，早达五

丘，晓之九法。厚参半次，统以千渠。海量山怀，松贞椿茂。荣陪紫绶，抚益珠门。宁其寿尽算

丹，沉形九地”。身为敦煌都水令，且“统以千渠”，无疑为唐代前期统管敦煌境内水利灌溉最高

级别的长官。

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７８６—８４８ 年）②，于敦煌汉、藏文书中可见“水官”，或曰“水利官”
（ｃｈｕ ｍｕｇａｎ）、“部落水官”（ｓｔｅｖｉ ｃｈｕ ｍｕｇａｎ）、“水监”（ｃｈｕｄｐｏｎ）、“部落水监”（ｓｄｖｉ ｃｈｕ
ｍｎｇａｎ）、“地方总水监”（ｓｐｙｉｖｉ ｃｈｕ ｍｎｇａｎ）称谓。③ Ｓ． ３０７４ｖ《吐蕃某年五月至十二月某寺斛斗破
历》记：“廿六日，白面四斗，付龙真英，充屈水官。”Ｐ． ３６１３《吐蕃申年（８０４ 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
判词》载，令狐子余请求却还原属于他的六亩孟授索底渠田地，“付水官与营田官同检”，水官令

狐通与营田副使阚□联署判理此事。据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一文译校的 Ｐ． Ｔ． １０８９ 号
敦煌吐蕃文文书，吐蕃占领敦煌期间曾派“曹昌熙为部落水官”（６０ 行），“任命张悉诺腊为水利
官”（６２行），“任命李进为地方总水监”（６４行），“任命杨律徕为水监，任命王恩为部落水监”（６６
行）。部落为吐蕃在敦煌实行的基层行政组织，吐蕃占领敦煌后废除唐代乡里制，推行部落制，在

敦煌设有擘三部落、中元部落、上部落、下部落、悉董萨部落、阿骨萨部落等。④ 从 Ｐ． Ｔ． １０８９ 号文
书行文中看，“部落水官”应为掌管一个部落的水利官员，似为“水官”的下属；“水监”无疑为专门

负责水利监察的官员，“部落水监”应为负责一个部落的水利监察官员，“地方总水监”应为负责

整个敦煌地方的水利监察官员。可见，吐蕃占领敦煌期间，对于水利这一关乎民生及社会稳定的

“大政”仍然相当重视，不仅设有各级水利官员，而且还专设不同层级的水利监察官员，以保证用

水的公平合理，防止可能出现的不法行为。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８４８—１０３７年），敦煌专置水司，为其节度使府所设诸司之一，职掌有
关农田灌溉、修渠造堰、祭祀水神诸事宜。Ｐ． ４６４０ｖ《己未、庚申、辛酉年（８９９—９０１ 年）归义军军
资库破用布纸历》多处提及水司：“九日，支水司都乡□赛神钱财纸壹帖”“十八日，支与水司盘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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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敦煌文书，分别见于《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版；又见于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１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
第 ２—５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１９９０ 年版。以下所引文献依学界惯例，只给出敦煌遗书卷号，不再一一
出注。

吐蕃统治敦煌的时间为唐德宗贞元二年（７８６年）至宣宗大中二年（８４８年），此后直到北宋仁宗景祐四年（１０３７ 年）为
归义军时期。见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４—６页。
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１９８９年第 １期。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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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纸壹帖”“廿三日，支与水司马圈口赛神粗纸叁拾张”“五日，支与水司北府括地细纸壹帖。”水

司的最高长官应为都渠泊使，其职权相当于唐代前期的敦煌都水令。Ｐ． ４９８６＋Ｐ． ４６６０《京兆杜氏
邈真赞并序》记：“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勾当沙州要（水）司

都渠泊使钜鹿索公故妻京兆杜氏邈真赞并序。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

法师赐紫沙门悟真撰。”该篇邈真赞的撰者署名“河西都僧统”悟真，据《敦煌学大辞典》，河西都

僧统一职始设于唐大中二年（８４８ 年），一直到沙州被西夏占领时止（１０３７ 年）；悟真于大中五年
（８４９年）“朝授京城临坛大德”，曾担任河西都僧统主持河西僧务 ４０ 年，卒于乾宁二年
（８９５年）。① 因而该篇邈真赞的撰写时间应在悟真任河西都僧统期间，即归义军前期。该篇邈真
赞中的“要司”显系“水司”之误，归义军府衙并无要司之设，且都渠泊使显然是水司官员。该索

公即担任敦煌水司都渠泊使一职。都渠泊使又可称作管内都渠泊使（Ｐ． ３５０１ｖ），或二州八镇管
内都渠泊使。Ｐ． ２４９６ｐ１归义军时期《状半截》：“□□□□□□起居不宣，谨状。二月一日，内亲
从都头知二州八镇管内都渠泊使兼御史大夫翟。宰相阁下，谨空。”所谓“二州八镇”即当时归义

军政权统辖范围，其所辖沙、瓜二州及悬泉、雍归、寿昌、新城、紫亭、新乡、玉门、会稽等八镇，相当

于今河西走廊西部疏勒河流域之地。②

由文书中见，都渠泊使下设多名水官，分管境内诸渠水利灌溉等事务。检索水官一职，早在

西汉时敦煌就已设置。敦煌悬泉汉简ⅡＴ０１１４③：５２１ 简：“甘露二年（前 ５２ 年）七月戊子朔乙
卯，敦煌大守千秋、长史奉憙、丞破胡谓，效谷、广至西都水官，前省卒助置茭，今省罢，各如牒书

到，自省卒徒茭，如律令。”③“大守”即太守，效谷、广至均为汉敦煌郡辖县，此二县中有“西都水

官”，依理其他县亦应设有水官。疑“西都”可能为“西部”之误。当时的水官应设于县一级，分片

管理该县灌溉等用水，且一度还协助厩置伐茭。茭即牲畜饲草，用以喂养军马、传马、传驴、耕牛

等，需用量很大。

于敦煌唐五代时期文书中见，当时的水官有索、曹、罗、麴、翟、阴、陈、陆等姓。如 Ｓ． ２１９９《咸
通六年（８６５年）十月廿三日尼灵惠唯书》尾即有“索郎水官”的押署。又如，Ｐ． ３１６５ｖ《年代不详
（１０世纪）某寺入破历算会牒残卷》记：“四斗□水官用。”Ｓ． ５００８《年代不详（１０ 世纪中期）某寺
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记：“麦壹硕，粟壹硕，水官马料用。”该水官姓氏不详。Ｐ． ３７６３ｖ《年代不
详（１０世纪中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粟叁斗沽酒，就宅看曹水官用。”Ｐ． ３７６４ｖ《年代
不详（１０世纪）十一月五日秋座筵设转帖抄》中提到“罗水官”“麴平水”。Ｐ． ４００３《壬午年（９２３
年）十二月十八日渠社转帖》提及“翟水官”。Ｓ． ６９８１ ／ １《辛酉至癸亥三年（９０１—９０３ 年）灵修寺
诸色斛斗入破历计会》记：“麦三石一斗，水官娘子施入。”Ｓ． １５２２ｖ《年代不明（９世纪后期或 １０世
纪前期）沙州某寺布破历》记：“布五尺，吊孝水官用。”Ｓ． １５１９ ／ ２《壬子年某寺油面破历》记：“廿九
日，酒壹角请翟水官助行像用。”水官亦助力佛教行像活动。Ｐ． ４９０６《年代不详（１０ 世纪）某寺诸
色入破历》记：“粟壹斗，大让河破，沽酒看水官用。”大让河即大让渠，亦作大壤渠，笔者考得该渠

属唐代敦煌绿洲东河水系支渠，浇灌今三危乡泾桥村、会宁村一带田地。④ 渠道破损，须由水官

负责组织人们修补。

①

②

③

④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第 ６３６、３５４页。
李并成：《归义军新城镇考》，《北京图书馆馆刊》１９９７年第 ４期。
转引自马智全：《汉简反映的汉代敦煌水利刍议》，《敦煌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
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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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Ｐ． ２０３２ｖ《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面七斗，造食平河口盖桥看 水 官等
用……布五尺，曹家郎君发吊故水官郎君用……粟四斗，沽酒看水官用……豆伍硕，水官梁子价

用……布壹匹，水官上梁人食用……面伍升、粟贰斗，罗平水造文书日，造胡饼沽酒用……粟壹

斗，罗平水庄上斫柳木用……雁豆伍硕，于罗平水买柳木及梁子用……麦十五石，罗平水利润

入。”平河口为三丈渠（东河）的分水口，设有平河斗门（Ｐ． ２００５《沙州都督府图经》误作“中河斗
门”），为敦煌重要水利枢纽之一，归义军时期经常在这里举行赛神活动，以祈求河神护佑水源丰

沛、行水平安。① 平河口盖桥之事亦由水官负责，督众建造。Ｐ． ２０４０ｖ《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
历算会稿》载：“粟叁斗，将看阴水官觅木用。”阴水官觅木的目的应在于维修河流水利设施。

Ｓ． １６２５《后晋天福三年（９３８年）大乘寺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记：“麦粟陆拾叁硕贰斗伍升内，
丁酉、戊戌贰年中间，沿河下白刺，买木打砧抡，雇钏四大口，水官马料烟火，买网鹰人饭，马圈口

佛盆等用。”白刺为干旱地区常见的野生灌木，主要用以砌筑河堤和堵塞决口，需用量大；砧抡亦

为修缮河渠所用。马圈口为甘泉水（今党河）流入敦煌绿洲后的第一道拦水、分水之处，筑有马

圈口堰，位于沙州城西南 ２５里。②Ｓ． ４７０５《年代不详（１０ 世纪）某寺诸色物破历》记：“十五日，水
官黄麻五斗。又前碨皮索断麦四石。又上头修查官家及水官送酒用，麦粟四九斗。”黄麻亦应为

修渠之用。Ｓ． ５００８《年代不详（１０世纪）某寺诸色斛斗入破计会》又记：“麦二斗，粟二斗，买笓篱
纳［水］官用。麦二斗，粟二斗，买笓篱纳水用官。”前一句脱一“水”字，后一句“用官”二字颠倒。

笓篱系用当地芨芨、柽柳枝条等灌木编成，以备防洪堵漏，需交纳水官备用。Ｐ． ３７６３ｖ《年代不详
（１０世纪中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亦多处提及笓篱：“麦两硕，支与王骨儿笓篱价用。
麦伍斗，支与唐清奴笓篱价用。麦两硕，支与程富子笓篱价用。麦肆斗，支与安谷穗笓篱价用。”

Ｐ． ２０３２ｖ亦记：“面三斗、油一抄、麦八升、粟八升卧酒，造笓篱人及拣治佛炎博士用……粗面二
斗、粟面二斗，与宋贤者造笓篱价用……麦一石，卖（买）索恩子笓篱用……面三斗，造笓篱博士

用。”当时敦煌专有造笓篱之人，可见其需用量较多。

三、平　 　 水

除上而外，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还多见“平水”一职。敦煌遗书中保存有一卷盛唐时期《沙

州敦煌县地方用水溉田施行细则》（Ｐ． ３５６０），该细则为依照《水部式》的指导原则，根据敦煌当地
实际情况和传统习惯制定的具体的灌溉行水章程，这是目前所见我国保存的唯一一份唐代地方

灌溉行水章程，实可宝贵。细则分干、支、子等各级渠道细列其行水次序、时限，日数、承水多少

等，并详述有关浇春水、浇场苗、重浇水、更报重浇水、更报浇麻菜水、正秋水、准丁均给水等的具

体规定，贯穿了以“均普”“平水相量”“适时”和优先保证主要产粮区用水为核心的灌溉原则，它

在当地与政府的其他政令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细则称：“承前已来，故老相传，用为法则。依向

前代平水尉宋猪、前旅帅张诃、邓彦等行用水法，承前已来，递代相承用。”所云“平水”，意为“平

治水利”，平均分配灌溉用水；“前代平水尉”，意即早在唐代以前敦煌就设过“平水尉”一职。检

索有关史料，吐鲁番出土文书《西凉建初二年（４０６年）功曹书佐左谦奏为以散翟定□□补西部平

①②　 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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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事》①记：“以散翟定□□补西部平水。请奉令具刺板题授，奏诺纪职奉行。”当时吐鲁番地区就
设有“西部平水”一职，该职如有空缺须及时补任。当时西凉政权建都敦煌，于今吐鲁番地区设

置高昌郡。② 既然高昌郡设有平水一职，那么作为都城的敦煌理当更应有“平水”之设。

其实早在汉代敦煌就已有“平水史”的设置。敦煌悬泉Ⅱ０１１４②：２９４ 简：“出东书四封，敦
煌太守章……合檄一，鲍彭印，诣东道平水史杜卿……”③杜卿当时即担任敦煌东道平水史一职。

《续汉书》卷二八《百官志五》记：“本注曰：……有水池及渔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④有

学者认为，此时的“平水”还不是官职，而是指水官的具体职责是“平水”和收取渔税。显然这种

看法是立不住的，上引悬泉汉简明确提到“平水史”之职，是属于当时“史”一级的吏员。笔者以

为，敦煌平水史的职责可能并不主要在于如上引《续汉书》所记收取渔税，因为似敦煌这样的极

端干旱地区（敦煌年降水量不足 ４０毫米），显然并无多少“渔利”可取（汉简等史料显示敦煌未有
成规模的渔业生产），平水史应是敦煌郡负责平均分配灌溉用水的官员，东道平水史应具体负责

敦煌境内东道的平均配水事务。同理，既有东道平水史，亦应有西道平水史，甚或北道平水史、南

道平水史等。对于干旱地区而言水资源极为珍贵，合理、适时地分配灌溉用水对于当地农业生产

及人们的生计无疑极端重要，因而“平水史”的设置在干旱地区尤为显得必要，其职责应主要在

于“务使均普”，即对于有限的水资源均衡、普惠、适时地分配与使用，其职责应与吐蕃时期的“水

监”“部落水监”有相通之处。

敦煌文书中记有多位平水，似应是由汉代的平水史沿袭而来的。前引 Ｐ． ３７６３ｖ《年代不详
（１０世纪中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即提到：“粟壹斗卧酒，罗平水园内折梁子时用”；前引
Ｐ． ２０３２ｖ《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又提到罗平水造文书、造胡饼沽酒、庄上斫柳木、
买柳木及梁子等事项。Ｐ． ２０４０ｖ《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亦记有罗平水：“面一斗，
罗平水园内折梁子僧食用……面一斗，罗平水园内（庄上）折梁子僧食用……豆肆硕伍斗，罗平

水梁子价用……粟贰斗，于罗平水买地造文书日看用。”Ｓ． ６９８１ｖ ／ ７《申年、酉年（９４８—９４９ 年）欠
麦粟抄》亦提到“罗平水”。看来此位罗平水当时颇为活跃。此外，Ｐ． ３７６４ｖ 提到“麴平水”。
Ｐ． ２０３２ｖ《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有安平水：“麦肆斗，安平水患念诵入……粟四
斗，安平水患时念诵入……粟七斗卧酒，安平水举发人事用。”Ｐ． ３２３１《癸酉年至丙子年（９７３—
９７６年）平康乡官斋籍七件》提及“令狐平水”。Ｐ． ４７１６《年代不详（１０ 世纪后半叶）兄弟社人名
单》提及“李平水”“小平水”。Ｓ． １１３５３《年代不详（１０ 世纪后半叶）八月十六日社司转帖》提及
“程平水”。Ｐ． ３３７２ｖ《壬申年（９７３年）十二月廿二日常年建福转帖抄》提及“马平水”。Ｐ． ２６８０ｖ
《年代不详（１０世纪后半叶）纳赠历》提到“穆平水，生绢两匹、白绵绫壹尺”。

此外，在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亦保存了有关“平水”的若干条珍贵资料。五代第 ９８窟北壁贤
愚经变下端东向第十二身供养人题名：“节度押衙知南界平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史中

丞上柱国王寿延供养。”第四十四身题：“节度押衙知南界平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

①

②

③

④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１ 册，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１７９页。
齐陈骏、陆庆夫、郭锋：《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７８页。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９２页。
《续汉书·百官志五》，《后汉书》，《二十五史》第 ２册，第 ８３页，又《续汉书·百官志五》，《后汉书》，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年
版，第 ３６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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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侍御史郭汉君一心供养。”该窟西壁贤愚经变下端南向第十九身题：“节度押衙知四界道水渠

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阴弘政供养。”该窟西壁贤愚经变下端北向第二身题：“节

度押衙知北界平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目员子供养。”①由此可见，平水主持

行水溉田按“南界”等不同区域划分；一界内可同时有不止 １ 位平水，如南界就至少有王寿延、郭
汉君 ２位平水。笔者考得，由于敦煌绿洲自然地势格局及水流走向所限，唐代敦煌城周绿洲的灌
溉水系可分为东西南北 ４大片，即“四界”，其中西部绿洲以宜秋渠、都乡渠、孟授渠、阴安渠 ４ 条
干流为主干渠（大河母）；南部绿洲以阳开渠、神农渠为主干渠，北部绿洲以北府渠为主干渠，东

部绿洲以东河水（三丈渠）为主干渠，它们组成整个城周绿洲的灌溉网系，哺育了举世闻名的敦

煌文明。② 因而于敦煌城周绿洲东西南北“四界道”区域，分别设置了多位平水，以便于灌区

管理。

除敦煌城周围绿洲外，敦煌西南约 ７０千米处还有一块面积约 ４０ 平方千米的小绿洲，即今南
湖绿洲，古阳关之所在。汉代这里设龙勒县，唐代设寿昌县。这片小绿洲上有大渠、长支渠、令狐

渠等多条灌溉渠道。Ｐ． ３５５９《唐天宝十载（７５１年）敦煌郡敦煌县悬泉乡、慈惠乡、从化乡差科簿》
记：“平怀逸，载五十九，上骑都尉，寿昌平水”“王弘策，载五十六，飞骑尉，寿昌平水”，知寿昌绿

洲亦设平水，则整个敦煌绿洲在西界、南界、北界、东界、寿昌灌区内均设有若干位平水。

敦煌所出 Ｐ． ２５０７《唐开元廿五年（７３７年）水部式残卷》（以下简称《水部式》），对当时农田水
利、舟楫桥梁等的管理组织、渠道堰坝的设置维修、灌水用水的时间和方法、农业用水与其他用水

矛盾处理办法，以及相应各级管水人员的职责和奖惩等均制订了具体规定，以保证农田灌溉及其

他水利事宜的顺利进行和发展。如规定：“凡浇田皆仰预知顷亩，依次取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

均普，不得偏并。”“务使均普，不得偏并”，为当时农田灌溉的基本规则，自然也是平水的主要职

责。Ｓ． ６１２３《戊寅年（９７８年）六月十四日宜秋西枝渠人转帖》记：“今缘水次浇粟汤，准旧看平水
相量。”即依照原有旧规，由平水“相量”，以公平用水。

四、渠头、斗门长

前引《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载，“京畿有渠长、斗门长，诸州堤堰，刺史、县令以时检行，

而莅其决筑”③。其实不仅是京畿地区，渠长、斗门长的设置应是唐五代许多州县的普遍现象，敦

煌文书中将其称之为渠头、斗门长，这应是属于基层一级的“河长”。Ｐ． ２５０７《水部式》曰：“诸渠
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前引《唐六典》卷二三“都水使者”条亦曰，渠长、斗门长

“至溉田时，乃令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④。即渠长和斗门长在浇田行水时专门负责掌控用

水量的多少。Ｐ． ３５５９《唐天宝十载（７５１年）敦煌郡敦煌县悬泉乡、慈惠乡、从化乡差科簿》中，登
录渠头 １５人，年龄以中男者居多，其中年龄最大者为 ５９岁的安忠信，年龄最小者为 １７ 岁的任景
阳，带勋衔者 ２人，即上柱国史神通、张大忠，又有翊卫 ３ 人：张大忠（另一位同名张大忠）、安忠

①

②

③

④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第 ３５—３６、４５页。
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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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唐神楚。

上件文书中又登录“斗门”（即斗门长）５人，年龄最长者为 ４４ 岁的索贞会，年龄最轻者为 ２０
岁的曹光庭，其中有上柱国 １人，即索贞会；上柱国子 １ 人，阴嗣壁，２４ 岁。以上渠头与斗门长的
设置情况与前引《唐六典》所要求的“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以庶人年五十已上并勋官及停家

职资有干用者为之”显然有所不同，敦煌当时虽有年 ５０以上并具勋衔担任渠头者，但大多数渠头
和斗门长为中男且并无勋衔，显示出敦煌担任渠头者固然需要年纪较长“职资有干用者”，但因

其所负责任较重，一般多选用年富力强者担当，以便组织带领渠人顺利完成通底河口、疏浚渠道、

修补堤堰、征集柴草、修治泻口、防汛堵漏、“田新桥”等任务以及有关差役等，由此表明当时敦煌

的水利官员的设置可参照中央政府的法规而灵活执行。文书中还显示，担任渠头和斗门长应属

于百姓差役，当时每条渠道都应有渠头，每座斗门都应有斗门长，渠头和斗门长是在执行官府指

派的杂徭，他们除担任渠堰管理之外，还参加修渠等差役。因而渠长、斗门长虽负有一定的管理

职责，但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员，应属于水利官吏中的“胥吏”，实为官府中供役使的人员，

即如杜甫《石壕吏》诗中“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中的“吏”。

迨及归义军时期，仍有渠头设置。如 Ｓ． ６１８５《年代不详（１０ 世纪）归义军衙内粗面破历》记：
“……拔草，渠头粗面贰斗……六日，都头令狐万达传……拔草，渠头粗面贰斗；七日，拔草，渠头

粗面贰斗。”拔草，即清理渠堰杂草，需渠头组织渠人从事。

Ｓ． ５８７４《地志残页》：“本地，水是人血脉……须在河口劳（牢）固……”说得何等之精辟，似敦
煌这样的干旱地区，水资源正如人的血液一样极为宝贵，因而必须要使河口牢固，通水顺畅，不可

泄漏浪费，这正是渠头的职责所在，也是当地人们的高度体认和切身利益所系。

斗门建造在河流分水之处。前引 Ｐ． ２５０７《水部式》中对于河渠斗门安置的位置、安置所用的
材料及做法等，均提出了颇为具体的要求：“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溉灌之处，皆安斗门，并须

累石及安木傍壁，仰使牢固。不得当渠造堰。诸溉灌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当渠堰，听于上流

势高之处为斗门引取。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其傍支渠有地高水下，须临时

暂堰溉灌者，听之。”由于斗门的设置及其尺寸大小，直接关乎引用水源状况及水量的多少，因而

不能允许私自开设，必须经过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以“务使均普，不得偏并”。至于在支渠上临时

引水者，则可听之。

笔者考得，唐代敦煌城周绿洲设有马圈口堰（已如前述，为甘泉水，即今党河流入绿洲后的第

一道拦水、分水堰堤）、都乡斗门、五石斗门、阴安斗门、平河斗门 ５ 处最主要的分水斗门，其中甘
泉干流上 ４门、都乡干流上 １门；此外又有次一级、再次一级的若干斗门，以便按相关规定将河水
分入各个支渠、子渠，以保证其“均普”“适时”。① 显然，斗门因其等级的不同，斗门长亦应因其所

管辖渠道等级的高低、所负责任的大小而有“级别”上的差异，差科簿中登录的索会贞、曹光庭等

人，因其所承担的为百姓杂徭，可能为级别较低的支渠或子渠上的斗门长。对于渠长、斗门长的

工作，《水部式》规定：“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时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畴

丰殖，及用水不平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为功过附考。”可见唐代对渠长、斗门长的工作职责制定

有严格的监督、巡察及奖惩制度。《水部式》中还专门对沙州的水利灌溉规定：“沙州用水浇田，

令县官检校。仍置前官四人，三月以后、九月以前行水时，前官各借官马一匹。”前官即前任水官，

① 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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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田灌溉系一县之大事，行水时日内仍需前官出马巡察，以保证灌溉行水的顺畅。

五、唐五代宋初敦煌民间的渠人社

除上考各级水利官吏外，唐五代敦煌民间结社中还有专门的渠人社，亦与农田灌溉事宜

密切相关。敦煌文献中明确提及 “渠人社”或“渠社”的“渠人转帖”等文书约有 ２０ 件，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敦煌文献中有关渠人社的记录

卷　 号 卷 名 摘 抄

Ｐ． ２５５８ 甲戌年（９１４年？）二月廿四日渠人转帖 □□枝一束，白刺一丕……

Ｐ． ５０３２ 渠社转帖（９５８年？） □□吊酒，人各粟一斗

Ｐ． ５０３２ 戊午年（９５８）六月六日渠社转帖
缘孙灰子身故，准例合有吊酒一瓮，人各［粟］

一斗

Ｐ． ５０３２ 渠人转帖（９５８年前后） 缘孙仓仓就都□□请垒舍壹日，人各粟一斗

Ｓ． ６１２３ 戊寅年（９７８年）六月十四日宜秋西枝渠人转帖 今缘水次浇粟汤，准旧看平水相量，幸请诸渠等

Ｐ． ３４１２ｖ 壬午年（９８２年）五月十五日渠人转帖 今缘水次逼近，要通底河口

Ｐ． ４００３ 壬午年（９８２年）十二
月十八日渠社转帖

缘尹阿朶兄身故，合有吊酒一瓮，人各粟壹斗

Ｐ． ５０３２ 甲申年（９８４年）二月廿日渠人转帖 今缘水次逼近，切要通底河口

Ｐ． ５０３２ 甲申年（９８４年）二月廿九日渠人转帖 今缘水次逼近，切要修治泻口

Ｐ． ５０３２ 甲申年（９８４年）四月十二日渠人转帖 缘常年春座局席，人各粟壹斗，面肆升

Ｐ． ５０３２ 甲申年（９８４年）四月十七日渠人转帖 今缘水次逼近，切要修治沙渠口

Ｐ． ５０３２ 甲申年（９８４年）九月廿一日渠人转帖 今缘水次逼近，切要通底河口

Ｐ． ５０３２ 甲申年（９８４年）十月三日渠人转帖 缘遂（送）羊价，人各麦二斗一升

Ｐ． ５０３２ 甲申年（９８４年）十月四日渠人转帖 官中处分，田新墙（桥）

Ｐ． ５０３２ 渠人转帖（９８４年）
今缘水（此）次□随，妾（切）
要□□底何（河）口

Ｐ． ５０３２ 渠人转帖（约 １０世纪后半叶） 今缘水（此）次逼斤（近），切要通底河口

Ｐ． ４０１７ 渠人转帖
今缘水次逼斤（近），妾（切）

要通底何（河）口

北图殷字 ４１背 大让渠（１０世纪前半叶）渠人转帖 今缘水（此）次逼斤（近），切要通底河口

上海博物馆 ８９５８ 渠人转帖（约 １０世纪后半叶） 官中处分，修查（闸）

Ｓ． ８６７８ 渠人转帖（１０世纪后半叶） 人各枝七束，茨萁五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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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结社的主要目的在于团结互助，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个体难以抵抗的灾难或难以应付
的局面。渠人结社者通常为使用同一条水渠灌溉的民户，水渠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所系，组织起来

自然便于互帮互助、协调解决灌溉、修渠及承担徭役诸事务，因而渠人社具有日常生活互助与生

产的双重性质，而不同于其他多数结社主要在于生活互助。如表 １ 中 Ｐ． ３４１２ｖ《壬午年（９８２ 年）
五月十五日渠人转帖》记：“……己上渠人，今缘水次逼近，要通底河口。人各锹壹事，白刺壹

束，柽壹束，□壹茎。须得庄（壮）夫，不用斯（厮）儿。帖至，限今（月）十六日卯时，于皆（阶）和
口头取齐。捉二人后到，决丈（杖）十一；全不来，官有重责。其帖各自示名递过者。壬午年五月

十五［日］王录事帖。”转帖即社邑通知社人参加活动的通知单，转帖中须写明何时何地何故从事

何种活动，需自备何种工具或物品，如不参加者将给以何种处罚等事项。“通底河口”为渠人社

中最常见的活动。干旱地区风沙较多，且河水中含沙量亦大，积沙往往填淤河床、堵塞河口，影响

行水的顺畅，故而需要不时加以清理，特别是在“水次逼近”，马上就要渠道行水之时更当如此。

与敦煌相类似，同样处于干旱地区的唐代龟兹（今新疆库车）还专设“掏拓所”，专置掏拓使，

专事浚通、修缮渠堰水道之事。如大谷 ８０６６号《唐掏拓所文书》记：“掏拓所：大母渠堰，右件堰
十二日毕。为诸屯须掏未已，遂请取十五日下水。昨夜三更把（？）花水汛涨高三尺，牢得春堰，

推破南□（边）马头一丈已下，恐更腾涨，推破北边马头之春堰……检何漕之堰，功绩便□水，十
四日然〔后缺〕。”①由于春汛上涨太快，已将南边马头春堰冲破，北边马头春堰亦面临威胁，急需

加固抢修，反映出掏拓所直接负责渠道的疏浚维修，以保障行水安全。

此外修补泻口也是渠人社的一项重要工作。如 Ｐ． ５０３２《甲申年（９８４ 年）二月廿九日渠人转
帖》记：“……上件渠人，今缘水次逼近，切要修治泻口，人各白刺五束，壁木叁茎，各长五尺、六

尺，锹壹事。帖至，限今月三 ［十］日卯时，并身及柴草于泻口头取齐。如有后到，决丈（杖）七

下；全段不来，重有责罚。其帖各自示名递过者。甲申二月廿九日录事帖。”孟宪实认为，转帖中

的录事是渠社唯一的组织者，也是渠人劳动的监督人，此人或许就是渠头。② 当时的农业生产是

可以单家独户完成的，但水渠灌溉是需要统一管理、有序进行的，非单家独户可以从事，因而组织

起来就成为必要的选择。《水部式》规定：“河西诸州用水溉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田，

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功，同修渠堰。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百姓均出人功，自然有

必要组织起来而为之。渠人社作为一种颇为重要的民间力量，无疑是对于地方政府的水利管理

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

结　 　 语

由上考可知，唐五代时期敦煌一地伴随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设立了一套由不同层级组

成的行之有效的地方水利官吏系统。唐代前期设有都水令，为当时敦煌境内“统以千渠”最高级

别的水利官员。中唐吐蕃统治时期不仅设有水官、部落水官，而且还专设水利监察官员（水监、部

落水监、地方总水监），以保证用水的公平合理，防止可能出现的舞弊不法行为。

①

②

［日］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第 ３卷，日本京都法藏館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２２５頁。
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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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专设水司，长官为都渠泊使，其下设有多名水官，属于次一级的水利官

员，其职级类似于吐蕃时的部落水官。此外又分别在敦煌绿洲的西界、南界、北界、东界、寿昌灌

区内设置多位“平水”，以“平治水利”，平水“相量”为务，公平分配灌溉用水。平水为另一种类型

负有特殊责任的水利官员，这在水资源颇为短缺的干旱地区显得尤为必要，平水的职责与吐蕃时

期的“水监”应有相通之处。除此而外，每一条灌溉渠道均设有渠头，每一座斗门均设斗门长，渠

头和斗门长属于基层一级的水利管理“胥吏”，他们“至溉田时乃令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

即在浇田行水时专门负责掌控用水量的多少，他们除担任渠堰管理之外，还参加修渠等差役。平

水、渠头、斗门长的设置见于敦煌整个唐五代时期。不仅如此，农田水利乃一县之大政，需县官亲

自检校，每到行水之时还要委派数名“前官”巡察，以防纰漏。上述这套水利官吏系统层层负责，

相互配合，有效运作，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农田灌溉的顺利进行。与之同时，唐五代宋初敦煌民间

使用同一条灌溉水渠的农户，还自发地组织起一批“渠人社”，以便于互帮互助、协调解决灌溉、

修渠及承担徭役诸事务。渠人社无疑是对地方政府的水利管理体系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